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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衣诗人谢榛
■ 聊城 武俊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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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 连载

不一日，京城雄伟的城楼又映入
谢榛的眼帘。

谢榛知道，崔元的府第靠近正阳
门，是整个京师的中心地段。他一路
打听，来到京山侯府第。

背靠巍峨的皇宫，崔元的府第高
大壮美，让谢榛有点怵。

谢榛勇敢地上前敲门。
门开了，一个三十多岁的汉子问

他有何贵干。
我从安阳赵王府来，姓谢名榛，拜

见京山侯。
进来吧。
谢榛走进大门。大门又关上。门

公说，你先在这里等一会儿，我去禀报
侯爷。

喝两杯茶的工夫，门公回来，后面
还跟着一个人。那人对谢榛说，先生
随我来吧。

谢榛跟着那人，经过曲里拐弯的
走廊、巷道，来到一个很大的殿堂。进
去，殿堂偏左的位置，有一张很大的书
案。书案旁边安置着一张大椅。椅上
一人，正捧书而读。

侯爷，谢先生到了。
椅上之人正是崔元。谢榛知道，

侯爷字懋仁，号岱屏，代州人氏。早年
成为宪宗之女永康公主的驸马。嘉靖
元年，因为迎立皇帝，被封为京山侯，

很得嘉靖皇帝恩宠。
崔元站起来，正想走近谢榛。谢

榛已跪下行礼，说，山东谢榛拜见侯
爷。

起来，起来，不必行此大礼。崔元
把谢榛扶了起来。

谢榛落座之后，引领之人对着崔
元一躬，退了出去。

崔元和蔼地看着谢榛。他对一只
眼的谢榛能写出那么多的好诗，很感
兴趣，于是便说，谢先生，你的诗，杨一
清大人让我看过，我很喜欢。你这次
来见我，带诗来了吗？

谢榛从褡裢里掏出厚厚一叠诗
歌，双手呈给崔元。崔元接过后看了
头一首，随即放在椅边书案上，说，待
我抽时间细看。

接下来，崔元询问了谢榛在赵王
府的情况，对赵王也多有打听。

崔元说，你到了府上，一切都好
说。先住下来，再说下一步的事。

谢榛一喜，心想如果侯爷能够在
京师给找个差事，那我就可以把全家
搬到京师来了。天子脚下，人烟稠密，
生计肯定会多。谢榛欣喜地说，谢谢
侯爷！

你住在我这，吃喝不愁，只管读书
作诗就是了。来我这里的文人雅士很
多，我看着合适的，便唤你来作陪。只

是一件，大长公主脾气不好，你遇见
她，务必小心一些。

谢榛说，侯爷，我明白。
侯府最东边的一处小院，院内有

五间房子。院子东南角，有个茅厕。
管家把谢榛引至最东边的一间，说这
间里面的一应家具都是新的。你有什
么需要，只管告诉我就是了。我姓刘
名佳。侯爷可能对你说了，我是侯府
的管家。

说了，侯爷说了。谢谢刘管家！
不客气！
刘佳离开，谢榛把简单的行李放

下，脱鞋上床，盖上被子，很快就进入
梦乡。他做了一个梦，梦见妻子头顶
一块红绸，袅袅走来。他欢喜着，张开
双臂欢迎妻子。一阵风儿吹来，红绸
落地，妻子满头白发，满脸皱纹。谢榛
想一把推开她。妻子这时说话了，你
这个负心汉，跑到京师就变心了，忘记
刚刚娶我时发的誓言了。

谢榛醒了，品味着梦境，流下几滴
泪水。

谢先生，起来吧，侯爷请你赴宴
呢。刘佳喊道。

谢榛不敢拖延，立即起身。门边
铜盆里有水，他洗洗脸，用毛巾擦拭干
净。然后，他整整衣襟，跺跺双脚，拍
拍胸背，走了出去。 （未完待续）

今年老院想要翻盖老屋，门前一
棵枣树碍事了，我想把它砍掉，结果刚
拿起斧子，还没来得及动手就被母亲
一声断喝镇住了。

这棵枣树枝繁叶茂，有碗口那么
粗。在我记忆中它一直站在那里，总
是在杨树、柳树长满叶子后才悄悄睡
醒；又总是在杏花、桃花落尽坐果后，
才探出一串串金黄的小花。

听母亲说，这棵枣树是从姥爷家
院子里移栽过来的。姥爷一生未婚，
舅舅是过继的，我母亲是他收养的。
这棵枣树是舅舅五岁那年正式继拜当
天种植的。当时特别细小，也就拇指
般粗细，不过第二年就结枣了。舅舅
才六岁，并不识数，但是每天早晨起
来第一件事就是跑到树下，踮起脚
跟，“一二三、一二三”地数个不停，结
果数来数去也就这三个数字。不过，
他能清楚地记得整棵枣树一共有多
少颗枣，如果少一颗，不仅瞒不住他，
他还能指出是哪根枝上少的。大家都
很奇怪，他到底用了什么记数方法，这
么神奇。

姥爷非常疼爱舅舅，树上的枣自
己没舍得吃过一颗，全都留给舅舅当
了零食。在那个贫穷年代，枣可是宝
贝，只有到了年关岁末才拿出来，一是
招待客人，二是用来蒸制贡品。

枣树伴着舅舅和我母亲一起成
长，逐年粗壮，枣也越结越多，最后多
到吃不完，姥爷就拿到集市上去卖。

光阴荏苒，舅舅考上了大学，离开
了村庄。一个冬天，姥爷去世了，枣树
被孤单地留在了老院。

枣树不再生长，有些枝条甚至逐
渐干枯，垂了下来，风一刮“咔咔”地扫
着房顶。有一年清明节舅舅回家，见
此情景，和我母亲商量想要把枣树刨
掉。我母亲抚摸着树身，说：“别刨了，
移我那里去吧！”

实际上，这棵枣树太老了，它已经
结不了多少枣儿了。

这棵枣树就这样来到了我家，依
然种在屋檐前。每天早晨起床，迎接
我的每一缕阳光都是经过枣树穿透而
来，滤去了锋芒而变得柔和。

枣树刚移栽过来时病恹恹的，后

来经过两年休整，逐年旺盛起来，重新
焕发了青春。

再后来枣树越长越大，其实也没
有刻意地给它浇过水、施过肥，树冠却
像疯了一样猛长，超过了院墙，伸出了
院子。每年的五六月份，满树的小黄
花，就像新磨的小米一样黄灿灿，那香
气总是惹得蜜蜂满院“嗡嗡”地飞，这
倒成了全村的一道风景。

树不能砍，最后和盖房师傅商议，
决定在新房的台阶处垒个弧形台阶，
绕过枣树，这样既美观又保留了枣树，
一举两得。

新房盖起来了，母亲笑着不断地
从台阶上走上走下，熟悉着新环境。
我无意中发现，母亲每次下台阶前，总
是先弓一下腰，然后很自然地扶住枣
树。

原来母亲在不知不觉中也老了，
那就让这棵老疙瘩树继续陪伴着她
吧！

老枣树
■ 临清 孙利

这是一根爱的萝
卜，在我家小院里栉风
沐雨，八十多岁的父亲
母亲播种、浇水、拔草、
捉虫，使萝卜长得水灵
灵的，头顶着绿色的缨
子。疫情风声刚起，两
位老人担心我没有菜
吃，亲自挖出，带着新
鲜的泥土装袋，放在了
我办公室门口。因为
忙，萝卜在我门口待了
一天，又在家里等了两
天，才在小区封闭的第
一个早晨被我想起，平
生第一次要做萝卜疙
瘩汤。

萝卜又细又长又
白，我一边冲洗，一边
想起“赤条条来去无牵
挂”，萝卜都带着诗意。

一切两半，横刀
直下，半山半水半岁
月，半福半祸半红尘，有吃的就好了，不
问多少，实在是不知需要多少。

先用刀把萝卜切成圆片，把圆片摞
起，一般5至6片一摞，再切，差点滑刀，
慢点，再慢点，终于切好。

饭后始知，有一种工具可以擦出细
细的萝卜丝，那个挂在墙上的工具应该
叫“擦床子”（音）。

想那细细的萝卜丝入水，一定如飞
雪纷纷，我的刀切萝卜条，却因本身壮
实，扑通扑通像青蛙跳水，很壮观。

萝卜开始了沸腾的“热恋”之旅，在
前进的路上耐心等着与搭档疙瘩携手。

有一个面和水的笨人段子，讲的是
一个人和面，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
如此反复，终致无法收拾。鉴于此，我
给一个碗底的面，非常缓慢地加了五次
水才和好——这次第，怎一个“滴”字了
得。

电话请示，“专家”说萝卜一般煮六
分钟即可，把手机放锅旁边，记上时间。

其间可以准备葱花，又想起同学因
为我切的葱花又粗又短而戏谑过我。

盐、油、味精、酱油、醋、胡椒和葱
花一起放碗里，等时间到了下锅。

所谓时间其实是等萝卜熟，用筷子
捞起一根最粗壮的尝一口，又尝一口，
再尝一口，终于熟了。看看手机，已经
过去了足足十六分钟，比“专家”的六分
钟多了一倍还多，久必香，酒一般是，不
知萝卜汤是不是这样。

把疙瘩细碎地撒了一层，待微微
熟，搅动后，再把各种“滋味”倾情汇入。

窗外秋叶静美，就用这只装饰着橘
黄叶子的碗盛上一碗所谓的汤吧，本想
用小勺轻抿一口以示斯文的，我的萝卜
条却只能被我张着大口吃掉。喝也罢，
吃也罢，还不是充饥即可。

做一次萝卜疙瘩汤真的是很美好
的事。

独做、独吃、独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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